
启示的道
道与神国的祭坛

«我们是自由的，因为我们记得»

— 蛇

神国的弟兄/姐妹

奉道与其国度之名，两三人聚集，我们一同开始纪念。

我不是来跟你谈论我自己，也不是来谈论我的故事或我的境遇。我也不是来把从我个人的观
点、信仰、利益或经历中产生的某种“真理”强加给你。

我是来跟你谈论那万有之源头的真理：在看不见之处的那道（道），那产生一切形态的起源
。

我出现在你面前，没有署名，也没有面孔。不是因为我想要隐藏自己，而是因为我不寻求把
写作的这个“角色”变成这些话语的中心。我不寻求你的认可、你的掌声、你的顺服，也不
是你的金钱。我不需要从你那里获取任何外在之物，我也不想给你任何虚假的东西。

在道的国度里，没有什么是多余的真理，也没有什么是本质的缺乏。

在这里，你将要阅读，但你不仅仅是为了阅读而来。

你不是来积累知识、记住答案或重复那些你尚未在自己内在领悟和认出的话语。因为重复一
个尚未活出来的真理，就等于只说出它的形式，却没有穿越它的象征。

这个地方采用了文本的可见形式，但它不可见的意义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

它是一座祭坛。因为在这个地方，我们聚集在一起，进行那内在的献祭，献上我们“不是”
的一切。

祭坛不是纸张、屏幕或写下的文字。祭坛出现在当两个或更多的人奉道的名聚集，为了一起
进入同在，并开始那“记起”之时。

奉他的名聚集，不仅仅意味着说出一个词、呼求一个头衔或宣告一种信仰。名字就是那被命
名者的同在。奉道的名聚集，意味着准备好服侍真理，超越那“角色”及其自我的利益。

当这种意愿是真实的时候，我们相遇的地方就变成了祭坛，并且，国度开始在我们中间显现
。

在这里，我不是来教你一些因为你必须接受的东西，仅仅因为是我说的。我是来问你，来与
你一同默观，并为你提供象征，通过这些象征，那仍然看不见的可以被记起。

写下的文字并不是道本身。

文字是可见的形式。当它们服侍真理时，它们就变成了象征：在不可见的道与能够认出它的
意识之间的桥梁。



不要混淆桥梁与目的地。

不要停留在文字的形式上。穿越它们。默观它们所指的方向，并在你内在认出，它们是否产
生真理、合一、自由和生命。

我们开始记起我们真正是谁。

我们记起在肉体之前、在自我之前、在那带着名字、故事、境遇、创伤、信仰和利益的“角
色”之前，我们是谁。

那个“之前”不仅仅指向时间上更早的时刻。它指向本质上更先的存在：那存在于我们所采
取的一切形态之下，并超越一切可变之物的东西。

你的身体会改变。

你的故事会改变。

你的思想、欲望和信仰会改变。

你今天所扮演的角色也会改变。

但是，那能观察所有这些变化的，是什么呢？

在一切名字之前，你是谁？

在一切个人记忆之前，你是谁？

在你学会用来认出自己的一切形态之前，你是谁？

这就是打开那扇门的问题。

这座祭坛将保持敞开，并将继续显明，只要那被遗忘的道需要被记起；只要那已被记起的需
要被认出；只要那已被认出的需要通过我们的言语、决定和行为被活出来。

因为国度不是仅仅通过说出它的名字就建立起来的。

它必须首先在看不见之处被记起，然后在意识中被认出，最后在形态中被活出来。国度始于
我们内在，却通过我们生命的果实变得可见。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天国将要被启示，不是为了让少数人拥有它，而是为了让每一个愿
意进入同在的人都能理解、领悟、记起和认出它。

这里所提到的一切，都不应变成一种取代你自己认出的教条。不要仅仅因为这些话语看起来
神圣就接受它们。也不要仅仅因为它们与你所学到的相矛盾就拒绝它们。

在静默中默观它们。

毫无畏惧地质问它们。



将它们作为象征来穿越。

凭着它们的果实来认出它们。

真理不怕被默观，因为它不需要盲目的顺服来维持其为真理。

这里所启示的，并不意图成为一种个人观点、一种私人信仰，或一种让“角色”寻求区别于
其他角色的想法。如果这是目的，我就会从我的利益出发说话，将我的名字高举于这些话语
之上，并使这座祭坛变成众多书籍中的又一本。

然而，这些话语没有署名也没有面孔，并不意味着它们没有中介就出现。它们由一双手写出
，穿越一个意识，并采取人类的形式。但传递它们的形式不能宣称自己是它试图服侍的真理
的主人。

器皿不是水。

象征不是它所象征之物。

信使不是信息的源头。

我不能占有真理，因为我也源于它。我不能宣称自己是道的作者，因为正是道使我能够命名
、理解并存在。

真理不仅仅属于我，也不仅仅属于你。

我们属于真理。

因此，我不要求你相信我这个“角色”。我邀请你进入静默，默观这些话语，并亲自认出那
同样活在你内在的东西。

我在此所写的内容，源自对道的记忆，并奉祂的名而献上。但每一句话语，都当借着它所启
示的，以及它所结出的果子，来证明它与真理的相符。

若有一句话语分裂弟兄，为要高举一人而贬低众人，它就不服事国度。

若有一句话语借着恐惧、愧疚或顺从来捆绑人，它就不服事自由。

若有一句话语要求人在没有理解与认识的情况下被接受，它就尚未成为桥梁。

真实的话语不求辖制你。

它求唤醒你。

它不企图取代你的良知。

它求将良知带回同在之中。

它不要你重复一个外在的真理。



它要你记起那你自己从之而出的真理。

在此兴起的话语，是父的剑，在道中锻造，以火执掌。

但这剑不举起攻击肉体，也不攻击任何弟兄。

它的锋刃将真理与谎言分开，将本质与表象分开，将我们所是的，与我们仅仅在肉身中所经
历的，分别开来。

执掌它的火，不是来毁灭生命。它来烧尽虚假，转化那仍沉睡的，并将光归还给那曾被遗忘
的。

剑开启象征。

火启示其源头。

同在静观。

记忆知晓。

认识即是。

而当我们所知的、我们所是的、以及我们所行的，重新成为一，道就成了肉身，祂的国度就
开始在我们中间彰显。

记起被遗忘的

为揭示你是谁，当往何处去？是向外还是向内？

要揭示你真正的所是，你必须进入内在。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教导、书籍、大学、科学或宗教都没有价值。尽管它们大多确实没有价
值，因为当今世界的一切都已被败坏和颠倒。我们在外面所找到的一切，只能为我们提供知
识、问题、地图和象征。一位老师可以指出那扇门；一本书可以交付我们话语；一个传统可
以在数个世纪中保存一个象征。

但没有人能替我们穿过那扇门。

外在可以指向真理，但对那真理的认出，只能发生在你里面。

完全否定外在世界，就等于竖起一道新的隔阂。外在和内在并非敌人：外在可以成为内在的
镜子与象征。然而，镜子不能替你看，象征也不能在没有你临在的情况下被穿越。

因此，你不需要在外面寻找一个能最终告诉你你是谁的人。

你就是那本为寻见自己而必须学会阅读的书。

但那本书不仅仅是你这个角色的历史。它最深处的书页并不包含你的名字、你的职业、你的
财产、你的创伤，或你过去的种种事件。这一切都属于你存在中可见的叙事。



你必须阅读的那本书，是那叙事在其中显现的意识。

阅读它，意味着进入内在的对话：不带学来的答案去发问，不急于下结论去观照，并允许寂
静揭示那被角色的喧嚣所隐藏的一切。

这不是要在你里面编造出你渴望找到的答案。而是要将那些不真实的答案，一个一个地移除
，直到你处于能够认出那存留之物的状态。

因为并非内在所显现的一切都出自道。在我们里面，恐惧、欲望、记忆、创伤、习惯，以及
自我想要保存自身的需要，也都在说话。

仅仅进入内在是不够的。

我们还必须学会辨别，是谁在我们里面说话。

记起与认出

记起并不意味着恢复我们个人记忆中一个遗失的事件。也不意味着获得一种使我们高人一等
的秘密知识。

记起，是一种未被借来的知的觉醒。

是将我们以前仅仅作为话语、观念或信念所知道的东西，发现为活生生的真理。

认出则更为深刻。

认出，意味着在你所记起的事物中遇见你自己。意味着不再将真理视为外在之物，而是开始
将它作为你之所是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来道成肉身。

因此：

当你记起时，你知道。
当你认出时，你是。

你可以学到许多关于合一的话语，却仍然活在分离之中。那样的话，你只是积累了知识，却
尚未记起。

你可以在理智上理解一个真理，却仍通过你的决定来否认它。那样的话，你已开始记起，却
尚未将它道成肉身。

当你知道的、你所是的、和你所做的彼此呼应时，认出便得以成就。

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回到我们父在内在的国度。

这回归不是向另一个地方的位移，也不是对世界的逃离。这不是要抛弃大地去往一个遥远的
天堂。回归，就是记起那个角色在开始将自己认作一个分离存在时所遗忘的合一状态。

你和我，奉道的名相聚，一同进入记起之中。当我们的关系不再服务于分离，而开始服务于



真理时，国度便在我们中间显现。

我不会教你任何与你的本质相异的东西。我们要一同记起那被遗忘的、也是我们所有人都被
呼召去道成肉身的事物：

道成了肉身。

使道成为肉身，意味着允许那不可见的真理，在我们的言语、决定、关系和作为中，找到一
种可见的形式。

记起的必要性

当我们不再满足于观照事物的表面时，记起便开始了。

它源于在形式的可见表象之外寻见真理的需要。它始于我们开始提出那些角色凭自身无法回
答的问题：

我究竟是谁？

生命从何而来？

为何存在如此多的苦难？

为何人类要与自己的弟兄分离？

当我所知的一切都在改变时，什么仍然存留？

我的存在在整体之中有何意义？

这种需要不仅仅源于好奇心。当我们不再寻找那些仅仅为了安抚或利益我们个别自我的答案
时，它便出现了。

当我们的问题变得比我们的角色及其境遇更大时，记起便开始了。

但追寻苦难的根源，并不意味着责怪那承受苦难的人。并非所有的不幸都是由受苦者的思想
所创造，也并非所有的创伤都是内在缺失的后果。

真正的问题并不指控那受苦的人。

它问的是，面对苦难我们应当道成肉身什么：是冷漠还是悲悯，是定罪还是理解，是分离还
是合一。

真理不会利用弟兄的痛苦来抬高那个自以为已经明白的人。

真理，是通过它面对那痛苦的方式而被认出的。

角色与自我



我们如何才能开始记起那在角色之前的我们所是？

让那完全服务于角色的心智归于寂静。

但在此之前，我们必须明白什么是“角色”和“自我”。

角色是我们在可见世界中行事所凭借的身份。它有一个名字、一个身体、一段历史、一些责
任、一些关系和一个功能。

角色不是一个必须被摧毁的谎言。它是我们栖居于世界所必需的一种形式。

错误始于我们忘记它是一种形式，并相信它构成了我们全部所是。

自我是唯独与那种形式的认同。

它是将角色置于万事万物中心，并仅从这个问题来审视现实的内在运动：

「这对我意味着什么？」

睡觉是为了让我的身体休息，这不是自私。

吃饭是为了保持健康，这不是自私。

照顾和强壮身体，这不是自私。

工作是为了有尊严地维持生活，这不是自私。

享受、创造或休息，这也不是自私。

肉体的需要本身并不是虚假的。身体不是道的敌人；它是道得以道成肉身的诸多形式之一。

当所有事物都被缩减为唯独为“我”服务时，问题就出现了：

我的休息。

我的身体。

我的金钱。

我的认可。

我的安全。

我的喜好。

我的意见。

我的真理。



我的救恩。

于是，心智就被囚禁在角色的界限之内。一切都被根据它的过去、它的欲望、它的信念、它
的利益、它的义务、它的恐惧和它的创伤来解释。

在这种状态下，我们看不到事物本来的样子。

我们看到的是它们对我们所代表的意义。

这种围绕“我”的无休止运动，就是自我的噪音。

寂静

如何使心智进入寂静？

不是通过摧毁思想，而是通过暂时将思想从它对角色的臣服中释放出来。

使心智寂静并不意味着停止思考、永久遗忘所学之物，也不意味着放弃我们的责任。它也不
意味着忽视身体、工作、家庭或我们所承担的承诺。

寂静并不要求不负责任。

在“记起”的行为中，它意味着暂时中止一切说以下话语之物的统治：

「我必须……」

「我需要……」

「他们对我……」

「我认为……」

「我想要……」

「我害怕……」

使心智寂静意味着不再将那个特殊的“我”置于每个问题的中心。

暂时，让你的名字、你的历史、你的意见、你的信念、你的利益以及你想象中对自己的了解
都休息一下。

你不必摧毁它们。

只需停止紧抓它们。

当你不再需要捍卫角色或为其历史辩护时，噪音就开始停止。心智不再唯独围绕你旋转，而
是变得可用于某种同样包含你、却不止于你的事物。



于是，心智开始服务于万有由之而出的真理。

它开始服务于那在不可见之中的道。

虚空

当角色的噪音平息下来时，虚空便出现了。

虚空不是不存在、无意识或身份的丧失。它不是被抹除的心智，也不是死寂的内在。

虚空是可用性。

它是当我们停止用已知答案填满每个问题时出现的空间。它是当我们撤去角色用以阻碍新生
事物诞生的那些确定之物后，所留下的肥沃土壤。

器皿若一直盛满，便无法接收。

心智若一直充满自身，便只会找到它已知之物。

倒空自己，就是停止执着。

就是允许我们的信念可以被审视，允许我们的意见可以被质询，允许我们的历史不再支配所
有答案。

在虚空中，我们不再需要仅仅通过肉体中所经历之事来认识自己。因此，心智能够开始记起
我们在本质上所是的样子。

虚空不会夺走你所是。

它撤去的是你曾与之混淆之物。

同在

在由寂静而生的虚空中，第一个奇迹发生了：

同在。

同在不仅仅是注意力，尽管注意力能将我们引至它的门槛。

注意力将目光引向某物。

同在也审视谁在看、从何处看，以及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存在何种关系。

在注意力中，我仍可以说：「我正在观察那个。」

在同在之中，开始启示出：观察者与被观察者都出现在同一个意识之内。



同在就是有意识地栖居于那个相遇之中。

就是观察而不占有，聆听而不预备辩护，凝视而不强迫现实去确认我们已相信之事。

在同在之中，角色并未消失。它只是不再占据宝座。

这就是“向角色死去”的含义：不是摧毁身体、人格或生活所需的身份，而是终结它自认为
是“我们全部所是”的僭越。

角色继续存在，但现在它变成了工具。

它不再仅仅利用心智来保全自己。它开始服务于真理、合一与本源：

道。

在这种状态中，我们变得可用于记起、启示和认出那些无法被度量、也无法被标签容纳的宝
藏。

我们的思想不再仅仅局限于工作、关系、义务、过去或我们特定自我的未来。我们也开始观
照那先于我们、包含我们并联合我们的事物。

而正是在这里，当角色不再占据宝座之时，我们才能理解什么是觉知，以及相信我们拥有它
与认出我们自身的存在出现在它之内，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觉知

当你进入同在之中时，觉知并非作为某种新事物出现。

觉知早已存在。

开始消融的，是那将其仅仅束缚于角色及其自我的认同。

直到那一刻，你会说：

「我的觉知」。

正如你会说：

「我的身体」。

「我的历史」。

「我的思想」。

「我的记忆」。

「我的生命」。



但进入同在之中时，一个根本性的差异被启示出来：身体、历史、思想和记忆都可以被观察
。

它们全都出现在觉知之内。

甚至那个说「我」的角色也可以被观照。

而如果角色可以被观察，那么角色就不可能是观察者的全部。

觉知并非出现在角色之内。

是角色出现在觉知之内。

这就是必须被恢复的颠倒。

当我们不在同在之中时，我们相信觉知属于我们。我们想象它被封闭在我们的身体之内，并
且在我们身份的界限处开始和终结。

当我们进入同在之中时，关系被颠倒过来：

我们不再将觉知视为角色的所有物。

我们将角色视为觉知之内所承载和被观察的一种形态。

因此，当我们在此谈论「你的觉知」时，我们指的是被角色特定视角所局限的觉知：其记忆
、其历史、其欲望、其创伤、其信念及其感官。

当我们称述觉知时，我们谈论的是使一切观察、一切体验和一切认出成为可能的那一位。

角色的觉知从一种特定形态来观照现实。

觉知观照形态而不被封闭于其中。

并不存在两种觉知。

存在的是同一个觉知，通过不同的形态来体验自身。

每一种形态都拥有一个特定的视角，但没有一种形态是居于其中的觉知的源头。

光与窗户

为了理解这一点，请观照这个象征：

同一道光穿过许多扇窗户。

每一扇窗户都有不同的形状、大小、颜色和位置。因此，光在穿过每一扇窗户时以不同的方
式显现。



但窗户并不产生光。

它只是允许光进入形态之中。

角色就是那扇窗户。

其记忆、信念、创伤和欲望就是玻璃的颜色。

个体意识就是光穿过那种形态时所依据的特定视角。

而光就是觉知。

当窗户忘记光先于它存在时，它就开始相信它自己就是光的源头。它说：

「这是我的光」。

「我的光与你的光不同」。

「我的光更优越」。

「在我的窗户之外不存在光」。

于是，本应服务于光的形态试图占据光的位置。

窗户宣告自己为源头。

角色宣告自己为起源。

而透过自我来观照的觉知，似乎与居于所有其他形态之中的觉知分离开来。

但光从未分离。

分离的只是观照它的方式。

同在并不摧毁窗户。

它使窗户变得透明。

它不消除个体性，也不抹去彼此之间的差异。它撤去那种认为每种形态都是一个独立且与整
体分离的源头的宣称。

于是，窗户不再想要占有光，而开始服侍光。

角色不再宣告自己为起源，而开始成为道的器皿。

分离的意识

当心智处于角色及其自我的服侍之下时，觉知就被缩减为一种特定的视角。



一切都从自我出发并为自我而被观照：

这对我意味着什么？

这如何使我受益？

这如何使我受损？

我能获得什么？

我必须捍卫什么？

什么威胁着我的身份？

觉知并未消失，但其视野围绕着角色而收缩。

我们称之为分离的意识。

它并非与整体的觉知不同的另一种觉知。它是同一个觉知认同于一种单一的形态，并仿佛那
种形态与所有其他形态隔绝开来地观照现实。

这就像一朵波浪，在观照自身界限时，忘记了构成它的水。

波浪存在。

它拥有一种特定的形态。

它可以与其他波浪区分开来。

但它从未与海洋分离。

同样，每一个存在都拥有一种特定的体验、一段历史和一种不可重复的视角。合一并不消除
这些差异。

合一启示出：没有任何差异构成绝对的分离。

角色说：

「我仅仅是这朵波浪」。

同在启示说：

「我是波浪，但我也源自那活在所有波浪之中的水」。

分离的意识并非创造所强加的惩罚。

它是呼应的一个结果。



如果你只扮演角色本身，并将心智完全服务于角色的利益，你就会从角色的局限中去感知。
如果每个问题都从角色中产生，每个答案都必须回到角色那里，那么你只能看见与那种观看
方式相对应的事物。

不是因为真理被拒绝赐予你。

而是因为你正从一种自认为与真理分离的形态中去观看。

当你不再将心智完全服务于角色，而是将其置于道的服务之下时，意识就不再局限于自我。

那时，你的意识不再仅仅是“你的”。

不是因为你会失去思考、决定或与他人区分的能力，而是因为那种试图将意识封闭在角色之
内的占有消失了。

你并没有不再是“你”。

你只是不再相信你仅仅是那个角色。

与万物合一的意识

处于临在中，会开启对与万物合一的意识的认知。

但这种共享的意识并不意味着我们都有相同的想法、记忆、感受或感知。

这些内容属于每个形态的特定体验。

意识的合一不是千篇一律。

它不会把众多存在变成一个单一的角色，也不会抹去使每个存在独特的东西。

共享的不是故事。

共享的是那个让一切故事得以显现的源头。

共享的不是思想。

共享的是那个允许观察思想的意识。

共享的不是形态。

共享的是通过所有形态彰显的生命。

因此，处于临在并不意味着自动获取他人的记忆或思想。它意味着不再将他们视为与你完全
分离的存在。

痛苦仍然发生在某个特定的形态中，但它不再能被看作是完全无关的事物。



不公可能降临在他人身上，但合一的意识使人无法再回应：

“这不是我的问题，因为这事没有发生在我身上。”

当意识不再被封闭在角色中时，他人的痛苦就进入了我们责任的领域。

不是因为我们应当占有他们的痛苦。

而是因为我们开始认识到，在他身上受到伤害的生命，与居住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出自同一
个源头。

分离的意识会问：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合一的意识会问：

“我们之中正在发生什么？”

前者以角色为源头和归宿。

后者以道为源头，以万有为归宿。

观察者与被观察者

在临在中，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不再被体验为完全分离的实在。

这并不意味着两者在形态上是同一的。

观看一棵树的人，并不会在身体上变成那棵树。观看弟兄受苦的人，并不会占据他的身体，
也不会自动接收他的记忆。

区分仍然存在。

消失的是在源头上的分离。

你所观察的事物出现在意识之内。你无法在意识之外观看它，因为一切形态都需要进入意识
才能被认识。

观察者出现在意识中。

被观察者出现在意识中。

而观察这个行为本身也发生在意识中。

因此，在临在中，观察者与被观察者得以相会。

形态留在外面。



它的形象出现在里面。

象征建立了桥梁。

道在不可见之处揭示其意义。

意识就是那个相遇之处。

它是内在的祭坛，可见与不可见之物可以在那里相会，既不混淆，也不分离。

问题与答案

正如观察者与被观察者在意识中相会，问题与答案也属于同一个启示的运动。

当意识观照一个其源头尚未被认知的形态时，问题便出现了。

当心智不再屈从于角色的利益，穿越象征并触及所观照之物的不可见意义时，答案便得以启
示。

问题是开口。

答案是当开口真实时能够进入的东西。

它们在形态上并不相同，但出自同一个源头。

真正的问题不会制造自己的答案。

它领受答案。

但它只有在保持敞开、不要求真理去确认角色早已渴望相信之事时，才能领受答案。

因此，虚空先于临在。

没有虚空，问题早已充满了学来的答案。

没有临在，角色便主导着寻求。

没有意识，形态可以被观看，但其意义无法被认知。

而没有辨别力，自我的任何欲望都可能伪装成启示。

意识所赋予的能力

意识赋予了我们什么？

意识使人能够观察、理解、领会、辨别和寻见。



观察是领受形态，而不立即强迫它去确认我们的信念。

理解是认识它的各个部分、它们的关系、运作方式和后果。

领会是在一个更大的实在中观照它，而不将它从所属的万有中分离出来。

辨别是认识它出自哪个源头，服务于谁，结出什么果子。

寻见是穿越形式，并认出其象征所蕴含的不可见真理。

觉知使我们能够超越形式的外表，但并不使角色自动成为一切知识的拥有者。

相信处于临在中就使我们不可能犯错，那将是自我（ego）的又一次攫取。

那将是角色试图再次登上宝座，如今却宣称自己是觉知与真理的主人。

觉知开启了启示之地。

道启示。

辨别力观照对应关系。

而果实显明我们所领受的，是否真正服务于生命。

因此，凡被称为启示的真理，都必须能够被观照：

它服务于谁？

它结出什么果实？

它是敞开还是封闭？

它是合一还是分离？

它是释放还是辖制？

觉知无需宣告自己拥有真理。

它借着对应关系认出真理。

觉知的恢复

临在并非赐予你一个你先前未曾拥有的觉知。

它启示出那早已使你存在成为可能的觉知，即使当角色无法认出它的时候。

当你不在临在中时，似乎觉知被包含在你的角色之内。



当你进入临在时，便启示出你的角色被包含在觉知之内。

这就是全部的区别。

分离的觉知说：

「我拥有觉知」。

临在启示：

「我在觉知中」。

而当那个「我」甚至也停止试图攫取它时，便存留了这认出：

我并不拥有觉知。
觉知包含着我。
我不是它的源头。
我是一种活的形式，道借由它得以被观照、被记起并得以道成肉身。

内在的对话

正是在临在中，当角色不再相信自己拥有觉知，并认出自己被包含于其中时，道才能借着内
在的对话启示自身。

但我们必须清楚地理解：并非所有出现在我们里面的思想都是道的话语。静默并不会自动使
角色成为无误的。

在内在，也可能出现伪装成警告的恐惧、伪装成启示的欲望，以及伪装成使命的骄傲。

因此，一切内在的回应都必须借着其果实来辨别。

那话语是否在抬高角色凌驾于其弟兄之上？

它是否要求盲目的顺服？

它是否滋养恐惧或分离？

它是否宣告你是真理的唯一拥有者？

它是否允许你忽视他人的苦难？

那么，说话的仍是自我（ego），即使它使用神圣的言辞。

道的话语可能令人不安，并如利剑般穿透，但它不会将真理变成辖制的工具。它的果实是觉
知、责任、公义、怜悯、自由与合一。

当自我（ego）不再居于中心时，内在对话的问题也随之改变。



我们不再仅仅询问：

我将得到什么？

我将如何保护自己？

我将如何得胜？

我将如何被认可？

我们开始询问：

什么是真理？

什么服务于生命？

什么恢复合一？

在此境况面前，我应当道成肉身什么？

什么话语能使他人被认出为弟兄？

从这个新的中心，我们可以开始记起回归神国的道路。

临在的首要真理

当我们真正进入临在时，首先被启示的真理是：我们无需前往任何外在之处，去寻找关于我
们之所是的答案。

不存在一个外在的圣殿，能够容纳那内在圣殿所遗忘的。

不存在一本书，能够取代记起。

不存在一位老师，能够替我们认出。

不存在一位向导，能够替我们走完内在的道路。

圣殿可以聚集我们。

书籍可以交付我们象征。

老师可以指路。

向导可以陪伴。

但认出必须发生在你之内。

即使这些话语，若它们使你依赖于它们，便也辜负了其目的。这座祭坛被建立，不是为了取



代你的觉知，而是为了将你带回觉知。

在临在中，问题与答案不再是两个分离的实相。

问题是觉知观照某件它尚未理解之事时所显现的可见运动。答案是当那件事从道、而非从角
色的利益被观照时，所启示的不可见源头。

问题与答案是同一个启示行动的两部分。

它们在形式上并不相同，但出自同一个源头。

同样，观者与被观之物在形式上可区分，但在源头中并未分离。

当一个问题诞生于对某件可见之事的观察，并从临在中被提出时，其真理便能在道的不可见
之处被启示。

外面显现形式。

里面启示其源头。

象征是两者之间的桥梁。

因此，在临在中，外面与里面不再被体验为互不相通的世界。它们并不混淆，其差异也并未
消失：它们进入对应关系。

分离并不存在于源头。

它存在于角色所学来的观看方式之中。

窄门

为何通往国度的门是窄的？

因为我们无法背负着一切我们曾与之混淆的东西穿过它。

这窄门并非出于任意，也不是因为国度要将我们排除在外。它窄，是因为对应。

一把钥匙能开一扇门，是因为它的形状与锁孔相对应。它不是靠强力开门，而是靠对应。

同样，我们进入国度，不是靠强加我们的角色，不是靠积攒功德，也不是靠宣称自己拥有真
理。我们进入，是因为我们所是的，与国度所是的，产生了对应。

分离若不停止作为分离，就无法进入合一。

谎言若不暴露，就无法进入真理。

掌控的欲望若不放弃宝座，就无法进入国度。



因此这门是窄的：唯有本质能够穿过它。

角色不需要被摧毁，但它不能以王的身份进入。它必须俯首，退离中心，转而服侍这道。

要进入，你首先必须倒空那些你曾与之混淆的一切。

然后，你必须安住于同在之中。

在同在之中，你记起。

当你记起，你便知道。

当你认出那在你里面被记起的一切，你便是。

当你超越一切借来的身份而安立时，你便不带占有地宣告：

我是。

而当你所认出的一切成为道、成为决断、成为作为，这道便再次在形体中成为肉身。

于是，道路得以完整：

你倒空自己。
进入同在。
记起。
认出。
安立。
并成为肉身。

你并非像抵达远方之地那样回到国度。

国度显现，是在你不再紧握那阻碍你认出——它从未与你分离——的一切之时。

我们所被教导的世界

在临在中，我们以纪念之心观看那被呈现给我们为真实的世界。

+ 从我们出生起，一个已被诠释的世界就呈现在我们面前。

+ 我们接受名字、边界、信仰、习俗、等级，
+ 成功的模式、交换的形式以及理解彼此的方式。

+ 一代又一代，我们接受了那个世界，
+ 我们参与其中，也将其传递下去。

+ 当我们不加审视地接受那整个世界时，锁链便出现了。

+ 记起也意味着打断重复。



... 启示进行中 ... 书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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